
        
            
                
            
        

    
正文

浙江木家，书香世家，三代单传。

这一代独子木子三七岁九步成诗，远近闻名，家中对其抱有极高希望。

木子三十七岁，父亲祖父在五年前患疾相许去世，只余母亲一人勉强持家。

乡县考核皆过，明年就可上京赴考，没想到母亲染疾，不久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千叮万嘱定要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其实不用母亲叮嘱也罢，木子三抱负远大，一身才华只求报效朝廷。母亲辞世，木子三犹豫良久，最后终是按照母亲的吩咐卖掉了家宅良田，带着钱财一路游学上京。

生性豪迈的木子三，浪荡不羁，嗜酒如命，一路上挥金如土，到了京城也没剩下几个钱。

木子三留恋烟柳之地，风流却不下流，对待风尘女子也不过视为酒伴，曾经就时常做些书画诗词赠之以怡情，现如今没了钱财木子三仍不愿委屈了自己，也就作些诗词换些钱财来抵债。

木子三的辞赋在这些风尘之所流传甚广，多少才女佳人以有他一画为傲，以唱木子词为荣，所以木子三在京城待考的日子并不缺钱粮，过得倒也惬意。

考试结束，还未放榜。

九王爷爱才，宴请考生中有些才气的考生欢聚一堂，这自然少不了木子三。

宴上各位考生各显才华，却又不忘对九王爷一番恭维，九王爷也不客气，一一笑纳。唯有木子三天性桀骜，最是看不惯这些阿谀奉承，自顾在角落饮酒，就连九王爷主动寒暄木子三也是不冷不热，其他考生很是看不过，九王爷眼中闪过一丝阴霾，却是没有表露，藏了情绪，豪迈笑起，赞扬木子三赤子真性情。

酒宴到了高潮，九王爷请来烟柳花巷的姑娘起舞助兴，各考生怕有损名声不敢有什么动作，只是拘谨的欣赏歌舞。九王爷原就是为拉近与这些考生的距离，所以放言请大家随意，不要浪费了良辰美景，考生们明了王爷的意思，倒也放开了，不顾圣人之礼，冲进舞池玩乐起来。

木子三冷眼旁观神色有些厌恶，这时不知谁人起哄要木子三作一词以应景，大家都知木子三常宿烟柳地，靠辞赋作宿费，所以都不怀好意的应声附和，王爷也开口请木子三应个景。木子三冷哼一声，提起桌上的酒壶，就着壶嘴仰头倾出，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湿了领巾。一壶酒空，木子三扫了一眼全场，开口便成赋，完罢转身离席。顿时全场骂开了，九王爷狠狠地瞪着木子三的背影哼了一声。原来木子三这一赋竟是出言嘲讽在场人枉为读书人枉为国栋梁。

放榜当日，木子三没去看榜，看也白看，必定落榜。九王爷做了手脚，他心里明白，只是心中总有不甘，在街上游走，随便入了间酒铺，啥也没要就要了满满一桌酒，不要杯不要碗，就着酒壶就饮。一壶一赋，旁桌坐了一青年，先见木子三只道是落榜书生买酒消愁，却听他口中吐出句句精妙，忍不住坐了过了借机与他攀谈，木子三半朦胧中，也不管是谁，将心中抱负不满怨气一股脑倾吐出来。

待酒醒之后只有满桌空酒壶，哪有什么青年，木子三只道自己迷糊了，不甚在意。回到借宿地，作了几首词算是临别赠礼，便收拾包袱离开。

今后如何木子三早有打算，他不愿自己一身才华埋没，入仕之心不改。

入仕除了科举一途还有举荐一道。

城郊终南山住着不少书生学子，他们效仿圣人隐居山岭却是为引起上位之人注意，虽机会渺茫多年来却并非无成功之例。

木子三入住终南山，依旧不改狂傲之性，却有不少边城小吏前来邀请，木子三才华横溢，只愿指点江山，不肯去那些小城做些鸡毛蒜皮的琐事，都一一拒绝，引得山中同住之人诸多不满。

却说这边，那日在酒肆与木子三偶遇的青年正是当今少年天子赵江书。九王爷结党营私，赵江书欲将其除去，怎奈九王爷小心谨慎，难抓其把柄。当日与木子三偶遇，听闻此次科考九王爷插手其中，便借此彻查，牵出九王爷一派诸多要员，终是拔了九王爷根基，念在兄弟情义贬他去边地做个闲散王爷。

此次除去心腹大患，赵江书论功行赏，想起了那日的书生，派人多方打听终寻得他在终南山，便去了道旨意，赏御前奉墨。

木子三接了圣旨，仰天长笑，想着御前奉墨虽无官无品，但贵在相伴圣驾，这天下大事自己自然是说得上些话的，他日做出些成就圣上自然会赐官封侯，他木子三立于朝堂之上指日可待。

风风光光地离了终南山，跟着宣旨太监入宫见驾。不想圣上见了他不问治水不问兵势不问社稷，跟他聊起了书画辞赋，木子三虽有不满，可面对圣上只能隐忍不发。赵江书却是越聊越喜欢，只觉此人才华横溢，诗词造诣堪比先圣。留着木子三一同用了膳，又拉着同游御花园。在湖畔遇上新宠贵妃，一时欢喜，叫木子三以贵妃身后的荷花作一赋，木子三流连风月，原就擅美人赋。看着眼前荷花美人景，不由有感而发，词作一成，却是以荷花衬美人，将贵妃夸得天下无双。贵妃轻声笑着，掩不住地喜色，赵江书也是开怀，连道几声好。

月当空，人独影。木子三倚在景石上，默默饮酒，想着今日皇上只顾与他说诗玩乐，并无用他参政之意，心中不由有些凉凉的。

贵妃已经熟睡。赵江书想着才华横溢的木子三，喜欢得紧，实在睡不着，便起身打算看看书，不想从开着的窗扉看到了独饮的木子三。宽松的白袍，隐隐的月光，摇曳的花枝，好不惬意。赵江书心痒难耐，实在是想与他饮上几杯，便随手拿了桌上的大半壶酒走了出去。

木子三见皇上穿着里衣赤着脚站在石边盯着他，吓了一跳，赶紧起身欲行礼。赵江书却扶住了他，只道如此美景勿要辜负，今晚我们无君无臣，好好饮上一饮。木子三酒壶渐空，原就准备起身回房的，谁想皇上把他截住了，虽然尴尬却也只得硬着头皮道酒壶已空。赵江书提起手上的酒壶摇上一摇，笑道：“朕这儿还有呢。”

木子三嗜酒如命，原就放荡不羁，又见皇上发话了，倒也不再在意，两人依着一块大大的景石席地而坐，背着月光，就着一个酒杯你一杯我一杯，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木子三合着昏暗的月光这才第一次细细打量皇上，高挺的鼻，白嫩的脸，红润的唇，里衣未严，露出蠕动的喉结，木子三看得口干舌燥，咽了咽唾液觉得有些不妥。酒壶见底，木子三赶紧告退，赵江书还未应，木子三就自顾起身，头有些昏，腿一软倒在了赵江书身上。赵江书伸手将他接住，二人眼对眼，鼻对鼻，唇间呼出的气相互交融。两人的喘息越发粗重，赵江书猛地想起刚才那壶酒是闺房中催情之用，他平日与妃嫔同房也不过二人共饮一杯，今日他们却是喝掉了一大壶。不容他多想，木子三双腿无意识地在他腿间摩擦，赵江书平日何曾忍过，他伸手按下木子三的头，双唇贴在了一起。

云层飘动，月光时隐时现，无风，景石背后却传来花草悉悉索索的声音，合着阵阵靡靡喘息呻吟，一夜无休。

次日。这是赵江书登基以来第一次罢朝，群臣震惊，均道那新晋柳贵妃乃红颜祸水。

木子三久混风月场，此类情事虽有耳闻却从未躬身尝试，昨日一场意外搅得他心乱如麻，个中滋味并不如预想难受，他却不敢多想，反倒担心被皇家灭口。不想此后数月，皇上未再召见他。他的忧心倒也放开了，生性放荡的他将此事抛掷脑后，又心心念念何日才可实现人生之抱负。

却说赵江书那日之后才真是叫心乱如麻，烦躁不安。虽说历代帝王都有此事先例，但他却从未想到自己也会做出此荒谬之事，他强迫自己不再多想，留恋后宫各院，可每每床底之间他总是不由想起木子三，想起在酒肆初见的他，想起欣喜若狂，强作镇定入宫觐见的他，想起嗜酒狂傲的他，想起把酒吟诗的他，想起对月独饮的他，想起面露红潮娇喘连连的他。每次想起他总搅得赵江书烦躁不安，只得将那无处发泄的欲望洒在那些后宫妃嫔身上。

却说赵江书那日之后才真是叫心乱如麻，烦躁不安。虽说历代帝王都有此事先例，但他却从未想到自己也会做出此荒谬之事，他强迫自己不再多想，留恋后宫各院，可每每床底之间他总是不由想起木子三，想起在酒肆初见的他，想起欣喜若狂，强作镇定入宫觐见的他，想起嗜酒狂傲的他，想起把酒吟诗的他，想起对月独饮的他，想起面露红潮娇喘连连的他。每次想起他总搅得赵江书烦躁不安，只得将那无处发泄的欲望洒在那些后宫妃嫔身上。

又是月圆夜，想起至今无所为的自己木子三有些愤恨，饮酒作画，不知何时睡了过去。梦中见到了家乡的老宅，见到了临终的老母，不知怎么一下画面就跳到了御花园荷花池，柳贵妃浅浅的笑，一步步向他走来，走到近处变成了皇上的脸，皇上抬起手轻轻勾画他的脸，吻上他的唇，手顺着脸颊的线条划过他的颈，拨开他的衣襟，手停在他的胸前揉搓，慢慢滑向背部，唇却顺着下巴脖子一直到了胸前。木子三忍不着哼出身来，手划过的地方，唇吻过的地方莫名燥热。睡梦中朦胧着眼看到赵江书就在眼前，木子三喘息加重，手撕扯着退去赵江书的衣衫，手指放入口中吮吸，连着唾液拔出，进入身后润滑，自己感觉差不多了这才张开腿盘着赵江书的腰等待他的进入，赵江书轻吻他的每一寸肌肤，下身温柔的慢慢挺进，直到全部没入。两人唇舌交融，喘息不断，共同埋没在欲望中。

阳光照入屋中，木子三懒懒地睁开眼，细细回忆昨晚的梦不由有些脸红。又做了这种梦，自从那夜之后木子三再未见过皇上，可皇上的容貌越发清晰。木子三慢慢起身隐约感到身体有些酸软，想是这些日子睡太多了，他不做多想，看着空有几个酒壶的桌面有些疑惑，他隐隐记得昨晚睡前他有动笔作画，只是现在却空无一物。正在这时那边皇上传来旨意宣木子三觐见，木子三一喜，庆幸自己终究不是报国无门，画的事也不做深究只道自己喝多了在做梦罢，赶紧梳洗整理一番随着公公去了。

这边，赵江书在御书房坐立不安。手中拿着一幅画卷脸上泛着笑意，画中正是单衣的赵江书，发髻有些散乱，无风而起。赵江书想起昨夜自己终是按耐不住，本只想过去看看他就罢，不想正见他临窗饮酒作画，肆意豪放，发丝随风轻起，嘴角溢出酒液，月光照耀闪着银光不由看呆了。待到他睡下了，赵江书才敢偷偷进屋，当看到桌上那张画时，他欣喜若狂，原来这些日子不是他一人在心里念想，三儿也是与他一样的。他的手轻轻滑过三儿的睡颜，想不到三儿竟然伸出舌头吮住了他的指头，喉咙隐隐发出些呻吟，赵江书再也不能忍受，终是在他的睡梦中要了他。凌晨叫了他几次，木子三却是醉了酒，怎么都没反应。他只得亲自动手为木子三清理身体，这是他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却一点不觉得脏，不觉得麻烦，反倒满满的欣喜。临走时忍不住偷偷拿走了桌面的画，现在真是越看越觉得三儿画得传神。

木子三跟着太监到了御书房，却见皇上慌忙地往一堆奏折下塞什么东西想藏起来。木子三只当没看见，恭敬地行了礼。皇上屏退了周遭太监宫女，木子三正在疑惑却听见皇上甜腻腻的唤了一声“三儿”，木子三顿时冷汗淋淋，左右看了看都没人，这才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疑惑的看着皇上。皇上笑着点点头示意的确是在叫他，顿时吓得木子三腿都软了，这皇帝莫不是中邪了吧。

皇上很是担心，赶紧过来扶住：“三儿，你怎么了？莫不是昨晚朕伤到你了？”说着就把他往龙椅那边扶。

木子三一听脸都绿了，昨晚莫非不是梦。这心里一乱脚上也没注意就跟着赵江书过去了，直到坐下才觉不对，蹦地一下就跳起来，这龙椅可不是乱坐的。

“三儿，你怎么了？且坐下呀，可是这椅子硬了？”

“臣不敢！”木子三恭顺的站在一旁。

赵江书看了看这才反应过来，笑道：“也罢，这椅子是有些硬，三儿你不坐也罢。三儿你就坐朕腿上吧，朕的腿软着了，坐着舒服。”

“臣不敢！”

赵江书不管木子三的拒绝，把他拉进自己怀里，手臂环住他的腰。木子三怒也不是哭也不是，左右不自在，往日只有他这样抱别人的，哪有别人这样抱他的。木子三不敢使劲坐下，又不敢抗旨站起来，就只能自己使劲半蹲着，扭来扭去。

“三儿你别乱动，让朕看看奏折，你这样朕没法看。”赵江书说着手上使劲将木子三按了下去，这次算是真正的坐下了。

木子三感到臀下硬物的温度隔着几层布隐隐都能感觉到，便不动声色的往外移了移。

“三儿，你帮帮朕吧，朕难受。”赵江书说着身体向前移动一下硬物又贴在木子三身上。

“皇上，臣无能无力。”木子三脸有些发烫，还是强压住心乱强作镇定。

“三儿，帮帮朕！”赵江书撒着娇，拉着木子三的手放在自己的火热处。

木子三口舌有些干，他知道自己想要了，猛地想起了过世的祖父父亲，想起了老泪纵横的母亲，想起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他一下子弹起来，挣脱了赵江书的手，跪在龙椅旁：“皇上，恕臣无能为力，臣自幼学琴棋书画，善诗词歌赋，精治国之道，略通军事谋略，唯独不懂…不懂娈童之术！”说完起身离去，他这次想着大不了皇上赐他一死，反正报国无门，一身才学无用武之地，死了也无妨。

赵江书僵在半空的手一直没用收回来，看着木子三跪在身边，看着木子三决绝地转身离开，却发不起火来，只是心里憋得有些难受。

木子三回到居住的小屋，静静地等着赐死的旨意，不想几天过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倒是把皇上本人等来了。木子三静静地跪着不说话。赵江书摒退了周遭才开口：“你且起来！”

“臣不敢。”

“朕…我刚才沐浴之后才过来的。”

木子三还是什么话都不说，默默地跪着。却听到身旁人衣服悉悉索索的声音，直到余光看到滑落在地的衣物，木子三不由握紧了双拳，却把头低得更低，还是不做声。

“你且起来，抬起头来。”赵江书转到了木子三面前。

木子三看到赵江书光溜溜的小腿，便将头埋得更低，就快塞到胸口里去了。

赵江书伸出手抬起木子三的头：“你抬起头来看看我。”

木子三跪得笔直，头被抬起鼻尖刚好碰到那火热的高昂，猛地一甩头，甩开了赵江书的手，把头转到一边。

赵江书蹲了下来：“你转过来看看我！”

木子三仍然不为所动。

“你倒是转过头来看看我呀，我就这么讨厌，你连看看都不愿意！我不信你心里没我！”赵江书说着将他狠狠地扑到，嘴贴着木子三脸颊喉咙撕咬起来，手疯狂地撕扯着衣服。

木子三双手握紧了拳头，却是像木头一般不动不响，就连后脑勺磕在凳子上撞翻了桌椅他还是不声不响。

衣服被剥得干干净净，赵江书由上而下一路撕咬，到了小腹却轻柔起来，轻柔细吻，继续向下，一口含住了那火热。

木子三一惊，上身撑起来，顾不得头晕，伸手就要推开赵江书：“你在干什么？！吐出来！”

赵江书抬起眼看着木子三笑了笑，却不为所动，嘴上继续努力舌头翻转卷过。

木子三压抑着呻吟开口：“你在干什么？快吐出来！你..嗯..你是皇上..快…呼..吐出来！”

赵江书这次听话了，一吮一吸慢慢地吐了出来，连着晶莹的唾液，拉了老长才断开，挂在他红润的嘴角。

木子三倒抽一口气，不停地咽着唾液，全身皮肤绷劲了，动也不敢动。在心里不停地默念“我不会受他诱惑我不会受他诱惑！”

赵江书双手搭上木子三的肩，分开腿跨上木子三的腰，下巴靠在木子三的颈窝里，缓缓地坐了下：“三儿，我爱你！”

当感觉到那温暖的包裹时，木子三真的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一代帝王可以为他做到这种地步。那一声“爱你”终究打破了他最后的防线，双手不再撑着地面，而是抬起来抱住了赵江书：“皇上,我…”

“叫我江书。”

“江…江书”

“嗯…三..嗯..三儿…爱我..爱我..三儿…”赵江书坐在木子三身上，上下抬动。

“我…我爱你。”木子三一个翻身将赵江书压在身下……

“三儿，三儿，你帮帮我可好。”

木子三坐在赵江书身上不做声。

“三儿，你帮帮我，我难受。”赵江书抱着木子三，不住在他身上摩擦。

“别闹，你可是皇帝，把今天的奏折批完再说。”

“有三儿你帮我看呀。三儿你别只顾着帮我弄奏折，我别的地儿三儿你也顾顾。”赵江书把头靠在木子三背上蹭呀蹭。

木子三无奈笑笑：“你且轻些，我可不想一天到晚被人抬着走。”

赵江书听木子三应了，高兴得像小狗样，狂点头，手不安分的剥木子三的底裤，木子三也配合，微微抬了抬臀方便裤子滑落。赵江书把手按进木子三的嘴玩着他的香舌，木子三合不拢嘴，唾液缓缓滴落，木子三赶紧松了口：“小心点，别把奏折弄脏了。”

赵江书皱皱眉：“三儿你把奏折放下可好，专心些。”

“江书…你…嗯…”

赵江书将润湿的手指插入木子三的花穴，带着赌气似的转动搅动指甲划过柔嫩的内壁，看到木子三颈部耳根上了红晕手指的动作才慢下来，慢慢退来出来。

木子三缓口气：“江书…”

火热猛地进入体内，木子三倒吸一口气，断了未完的话语。

赵江书抱着木子三疯狂的冲撞，木子三不断喘着粗气，手渐渐无力，折子从手中滑落。直到这个时候赵江书眼中才有了笑意，猛地抬起木子三，伸手将桌上的奏折笔砚扫了一地，将木子三放在桌缘，火热不曾不拔出，猛烈地运动。

“皇上！”门外传来太监惊恐的声音。

“无事，你们都给朕滚远点！”

木子三看看满地狼籍：“嗯…江书..你..”

“住嘴！我讨厌这些奏折！老是让你不专心！”

看着赵江书孩子气的神情，不由想起那日在他的小屋赵江书血流不止，却还紧紧抱着他不住道：“三儿，不要停，三儿，不要再把你的背影留给我，三儿。”木子三终是不再说什么双手环住赵江书的脖子，敞开身心任他驰骋。

次日，躺在床上的木子三马着脸，任赵江书怎么逗都不给笑一个。赵江书有些慌了神，从木子三这侧翻到那边，那边翻回这侧，想了想，双脚一跨就要坐上去，伸手握着木子三的火热引导着向自己靠近，嘴里还不住说着：“三儿，你别生气，我从来没有辱你的意思，我就是喜欢你，想跟你一块儿，你要不愿意你做我也行，三儿。”

木子三一看也吓坏了，当日赵江书失血过多，嘴唇发紫的情形自己现在想想都后怕，他可不敢再来一次，他是认了，这辈子就被赵江书吃得死死地，一代帝王能为他做到如此他就是一辈子被人戳着脊梁骨也没什么不甘的。他赶紧稳住赵江书：“我没觉得你辱了我，你别这样。”

赵江书缓下了动作：“那你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

“你今天又没有早朝！”

赵江书瘪瘪嘴：“这是意外，明天我肯定上朝。”

“你意外过多少次了？！”

“三儿你别恼了，反正都这样了，我们别管太多了，明日事明日再说，现在先来运动一下吧。”

“你…你又来？”

“三儿别害羞嘛。”

龙床震动，又是一阵翻云覆雨……

皇帝多日不朝，群臣均道那柳贵妃魅惑圣上。

今日上朝，言官不觐朝事，却觐皇上要雨露均摊，群臣随声附和，搞得皇上恼怒不已。

罢了几名言官，想了想又道言官为开朝立国之时设立不可缺少，随即升了御前奉墨木子三为都察院御史。

至此之后赵江书却是越来越烦闷，木子三恪尽职守，什么都要参上一本，一会不准他做这，一会要他做那，要是别人直接贬了杀了，可是对上木子三那是罚舍不得罚，骂舍不得骂，叫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木子三做御史后为与同僚拉近关系，经常应酬深夜不归。

这日夜深，木子三未归，赵江书问了问木子三的去向，让他火冒三丈，他又夜宿烟柳巷。

木子三浑身带着酒气，脑袋却很清醒，他今天探到一个了不得的消息，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防范于未然终是好的。他有些庆幸自己与皇上的关系，否则这种没根没据的事其他人哪敢跟皇上报告，估计等以后真出乱子了消息才报上来那也就晚了。他急急往皇上寝宫赶，到了门口却被拦了下来，当值的太监告诉他皇上今日歇在柳贵妃那儿，皇上口谕让他今日自个回自个屋歇着吧。木子三一愣，心有些揪着痛，酒劲一下冲了上了，有些头晕眼花，步履阑珊却也不要人扶，慢慢地寻回自己之前的小屋去。

木子三殊不知赵江书就在寝宫里，听着他的声，听着他的脚步，渐渐远了去，又开始红着眼砸东西，他已经砸了一晚上，寝宫里都没一件完物了，周围的太监是劝也不敢劝，走也不敢走，就在旁边干着急。

一夜无眠。

早朝之时，赵江书眼睛泛着红丝，不住打着哈欠，百官隐隐有些担心，木子三站在人群中，低着头不住轻甩，一夜未眠，现在怎么感觉酒劲还没过，头还是晕晕的。

两人都还没清醒，已有大臣上奏，还是道皇上专宠柳贵妃，可她却至今无出，还望皇上雨露均摊，早为我朝开枝散叶。群臣附和。

木子三听闻一震，头越发的晕，有些站不稳。

赵江书瞪着布满血丝的眼扫过全场，最后停在木子三那儿，开口道：“木卿，你如何看？”

木子三低着头不让人看到他苍白的脸，想起昨晚赵江书宿在柳贵妃处，想到他无论怎么对自己终究还是皇帝，不由握紧了拳头，艰难地开口道：“臣，附议。”

赵江书的眼睛更红，只是不住的点头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说罢拂袖退朝，群臣跪送，诚惶诚恐。

此后大家担心的血腥清洗没有出现，皇上还真是夜宿各宫，夜夜不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满心欢喜。

之后的一段日子木子三数次求见皇上被拒，除了朝堂相见二人再无其他交织。

再后来木子三也不再回宫，夜夜就宿在那烟柳巷，从那里的唱腔曲调中流传出越来越多木子词，就连后妃宫赋们也时常奏弹。

有一新晋贵人听闻皇上酷爱木子三辞赋作品，便学了木子三的新词为皇上演唱，不想皇上雷霆大怒，道此类靡靡之音有碍视听有损妇德，竟将那贵人打入冷宫，此后宫中再不闻木子词。

又是一年夏之将至，良妃顺利产下赵江书第六子，前五个均为公主，此次皇子降生，举国欢庆。

赵江书宴请百官，酒宴之上，一边疆将士言久闻木子词，今日不如就请木子三为新诞的大皇子赋上一词，又有人道木子三杯酒成诗，光作词可不行，还要作首诗才可，众人附和。

木子撒抬头看着赵江书，赵江书点头应道：“也好，词诗皆可，木卿随意来上一首即好。”

木子三目不转睛的盯着赵江书，跪下请赐酒，赵江书点头应了。

宫女托着酒壶为木子三满上，木子三不接酒杯却夺了宫女手中的酒壶，仰头张嘴倾倒而下，众人见他甚是无礼，但见皇上未有怒意，道皇上爱他洒脱才情，便也均不做声。

木子三咽下嘴中酒意，张开便来华丽篇章，颂幼主之聪慧，歌圣主之贤明。诗篇未完，木子三有些站不住跌倒在地，口中呕出一口酒，带着鲜红的血丝。

赵江书踢翻了桌塌，跑下来，衣袖扫开靠近木子三的人，独自一人扶住他，太医未到，木子三拉开赵江书的手，起身告退，旁人不晓，只有他二人自己知道赵江书用了多大的力拉住他的手腕，指甲都快陷入肉中，而木子三用了更大的力拉开他的手。

额头垂下的发丝遮住赵江书的脸，旁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见他一直看着木子三阑珊的背影，直到消失，均道皇上痛心这样一惊世才子却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不由也都咦嘘叹息。赵江书刚才被木子三拉开的手缩进袖子里，握紧了拳头，指甲已经陷进了肉里，木子三又一次把背影留给他。

木子三咬着牙坚持走到宫墙之外，确信不会有人看到这才松了口气，靠着墙身体缓缓地滑落，又呕出一口血。用手轻轻擦拭一番，抬起手映着月光看那丝鲜红，想起来祖父和父亲临终前血呕不止的场景，不由扯开嘴角笑了起来，想不到来得这么快。

几天之后，木子三上奏，请求下放边城。赵江书宣其御书房觐见，旁无他人，二人却未言一句。赵江书死死地盯着木子三，木子三也不甘示弱，良久之后，赵江书开口：“你确定？”

“是！”

“好！”赵江书也不召礼官，自己提笔铺卷开写，完成之后随手拿起边上的玉玺印了下去，不等墨迹干，捏成一团砸在了木子三脸上。木子三默默捡起圣旨，也不跪拜，只是一句谢主隆恩，转身离开。

就在木子三走到门口，听到身后屋内传来桌椅掀瓶柜倒地声音，心一紧，脚步顿了顿，终是忍住回头的欲望，快步离开。

转眼两年。九王爷起兵，攻至城下，赵江书携众妃众臣“战略性转移”。同时派出死士去寻木子三的下落，带回的消息令众人震惊。原来一年前，木子三身染重病，卧病在床，却调集了他治下小城的全部兵力，前往九王爷的秘密储藏点，毁了他的粮仓器械，这才使九王爷不得不推迟至今起兵，而木子三及其麾下被叛军当场围住，无一人生还。一年前木子三曾数次上书言九王爷有异动，可惜没有确凿证据再加上木子三乃下放小吏，众臣也就没有在意，并未将折子呈给皇上。

赵江书听木子三带兵全军覆没，一口血喷出来昏了过去。

太医检查后只道皇上近日操劳过度，气急攻心，再加上近年虚火未泄，长积于心，今日爆发，这才吐血昏迷，并无大碍，只要好好调养，便可安好。

听到虚火未泄，大臣们神色怪异的看了看跟在一旁的众宫妃贵妇，众人都默不作声。

休息几日，赵江书逐渐康复，一连下了几道圣旨，先是立大皇子为太子，立后宫势大的柳贵妃为后，然后又设立各辅政大臣。一连串的动作弄得大臣们胆战心惊，皇上这些动作明显是在安排后事，难道皇上自知不行了。可当今圣上才二十有余，太医也说并无大碍。众人心里打着鼓，却也不敢动声色。

终于与叛军正面交锋，不想皇上竟然披甲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战士们士气大增，小捷不断。就连夜探敌营皇上也是亲自出马，群臣跪留，皇上视若无物，策马而去。

潜至帅帐，赵江书下令众士带着叛军营帐分布图回去，自己却摸进帅帐意欲刺杀九王爷，将士们不愿却不得抗旨，只得归去。

却说赵江书入账，见一白发老人背门而坐，把玩着空酒杯，并不见九王爷。

“你不用来守着我，我近日均未饮酒。”

赵江书一颤，这声音好是熟悉，赵江书忍不住出声：“三儿？”

手僵住，酒杯滑落，头慢慢转过，是一张年轻的面庞，正是木子三。

木子三瞪大了眼，难以置信：“你怎么在这儿？”

“三儿，你…”赵江书冲过去搂住木子三的肩，手轻轻抚着他的满头银发，声音有些哽咽，“老九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帐外传来渐进的脚步声，木子三赶紧推开赵江书，将他塞到床下。刚刚坐稳九王爷就进来了，他捡起落在地上的酒杯，有些诧异的看了看木子三，轻声调笑：“小三儿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没酒喝把酒杯都给砸了？”

木子三冷冷扫他一眼，并不答话，心里却是紧张极了，他隐隐好像听到床下发出握拳时骨头喳喳响的声音，又偷偷看一眼九王爷，他好像没有发现，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九王爷看木子三这般偷瞧他，笑着坐在他身边，拉起他的手轻怕几下：“小三儿你且好好养着身体，待本王打下江山会好好招抚你的。”

木子三把手狠狠地抽了出来，头甩到一边。

九王爷皱了皱眉：“这一年来本王待你不薄，你何苦如此。也罢，你既不领情本王也不想等了，原想留在本王大获全胜之后，如今看来就现在也好。” 说着就扑上去压住了木子三，粗暴的撕开他的衣服，唇压在胸口吮吸。木子三甚至动也不敢动，他怕惊动了床下的赵江书，叛军营中他现了身怕是难逃脱。

突然一丝冰凉贴上了九王爷的脖子，九王爷微微动了一下头，见是一身夜行衣的赵江书，眼中闪过一丝惊色，随即马上平静。

木子三从九王爷身下钻出来，赤着脚跑到赵江书身边。

赵江书盯着九王爷冷冷的开口：“衣服脱下来。”

九王爷看了眼架在脖子上的短剑，只得无奈照办将外衣脱下。

赵江书拿过九王爷的衣服，单手披在了木子三半露的身上。右手用力九王爷脖子上有了血痕，木子三却突然拉住赵江书的手，犹豫一下才道：“放过他吧，这是我欠他的。”

赵江书没问为什么，手松了松开口道：“给你两个选择，一杀了你我们自行逃出去，二不杀你，你放我们走。”

“除了后者我还能选什么？”

赵江书松开握着的剑，木子三却一把托住剑，架在九王爷脖子上，转头问赵江书：“你真的确定放了他，你放了他明日一战你可能会输掉江山？”

赵江书拉开木子三握着剑的手，笑了笑：“那与我何干，只要你还活着就好。”说完拉着木子三往外走。

“小三儿，你确定要跟他走，你该知道离开我意味着什么。”

赵江书面脸自信，握着木子三的手却有些僵硬，他不知道这一年来老九跟木子三之间发生过些什么，他不知道老九的自信何处而来，他记得木子三曾今就酷爱美人，他害怕失而复得的木子三会从他手中跑掉，就像当初一次次狠狠甩开他的手一样。

木子三笑了笑，就如当年初见般张狂：“我确定。”木子三回握住赵江书的手，反倒主动拉着他往外走。

九王爷看着携手相伴的二人走到门口，满脸忧伤，终于开口：“站住！”

赵江书一脸警惕地转过头盯着九王爷。

“这是他续命的药，每日三次，以晨露送服，这是药方。看样子你是不打算回去做皇帝了，这里有3个月的药量，待你们安顿下来尽快为他配药。他的病无法根治，只能靠此药续命，”九王爷从怀中掏出一罐药丸和一张叠起来来的绸巾，“还有，他决不可再饮酒，否则就是天仙神丹也救不了。”

赵江书接过药心中疑惑，却没有再问，以后他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细细地问他的三儿。

木子三感激地看着九王爷，朝他深深一拜：“多谢，我木子三今生欠你的只有来生再报。”

九王爷转身背对着他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吧走吧。”无人见他的眼眶有泪。

赵江书拉着木子三出门，二人共上一骑，策马狂奔。

一路上赵江书都在念叨：“三儿，你来生要咋报答老九，我是他兄弟，我今生先替他受了。来生你也别去找他了，还是来找我吧。”

木子三不理他，说别的：“江书，这万里江山你真不管了？”

“有你就好，什么江山社稷比不上你一根汗毛丝。三儿，你告诉我，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九对你干啥了，把你头发头折腾白了。”

“与九王爷无关，我这病是祖传的。那时我带人砸了九王爷的家当，他带人围剿我之时我刚好病发，原也没打算活着，想不到他却救了我，他四处寻医求药终是捡回我一条命，只是坏了这头发。我终究欠他太多。”

赵江书抱着木子三的手紧了紧，良久才说：“对不起！”

“啊？”

“对不起，在你最危难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知，这一次就算你斩掉我的手我也绝不松开！”

木子三笑了笑返回手去轻轻摩擦他的脸。

“三儿，你也别觉得你欠了老九啥，他对你图谋不轨，别有居心，你欠他的我来还，你不欠他什么！”

木子三笑了笑，身体向后往赵江书的怀里靠，能够感到他强有力的心跳，这种真实感让他很安心。

一年后。

木子三微闭着眼，感到身旁是冰凉的，伸手摸摸，没人，再摸摸，还是没人，吓得木子三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看看四周，是他们在外安顿的小木屋，不是在宫里。天还没大亮，赵江书去哪了？木子三顾不得更衣穿鞋，随手拉起身边的被子披上，赤着脚就跑了出去。这间小木屋是他们自己动手建的，在一片竹林里，围着屋绕上一圈篱笆，种上了些花草。这个时候雾气还没散，地面也带着些水汽，木子三赤着脚却感觉不到凉意，赵江书不见了。

总算在林子尽头看到他的身影，松了口气，木子三这才觉得脚底搁着有点疼。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赵江书脱掉自己的外套披在木子三身上，拥着他往回走，嘴里不住抱怨：“你看，就是你捣乱，今天晨露又只接了这么一点，吃药的时候有你苦的。”

“没事没事，有你的玉液琼浆就什么都不苦了。”

赵江书一下涨红了脸，不敢说话了。

回到屋里，赵江书升起火炉，烧上热水，小心翼翼的为木子三擦脚。

木子三脚动了动，说：“江书，你说一年前叛军溃散之后，各级将领都被抓住了，为什么独独九王爷失踪了？你说他去哪儿了？”

赵江书抬头看了木子三一眼，没说话，埋头继续为他擦脚。木子三以为他没听到自己说话，脚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来，轻轻踢了踢他的胸口：“跟你说话呢。”

赵江书把毛巾丢到水盆里，幽怨地看了一眼木子三。木子三被他看得毛毛的，脚往被子了缩了缩。不想赵江书突然站起来，拉着他光洁的脚踝，整个人扑了上去：“你管去他那儿了。我在这儿就好了，不准你想他。我要你只想着我！”说着扯过被子遮住了两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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